
天崇拜传统

与天主教名称的由来
雍正i工

中国传统文化对天的崇拜源远流长，自

夏、商、周以来已形成完整体系，并深人社会各

阶层。作为封建正统的儒家思想也非常重视对

天的崇拜，《礼论篇》日：“礼有三本：天地者，生

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

也。”在儒家经典中有把“天”解释成天命、天理

的倾向，如“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天生德于予”、“君子有三畏：畏天

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之谓性”、“尽

心知性，尽性知天”等。这种天的含义中带有重

视天，但更强调人的意味，为饱读儒家经典的

士大夫们广泛接受。中国历代统治者也把自己

的政权与天联系起来，君权神授，神即天，皇帝

于是自称“天子”，行使权力称之为“承天命”或

“奉天承运”，称反抗者为“逆天而行”，而反抗

者则标榜“替天行道”，等等。

天崇拜的官方行为表现是“祭天”。早在炎

帝、黄帝之前，曾有过天皇、地皇、人皇时期。以

天地人命名时代，揭示出那时的人们已经在祭

天、祭地、祭祖先了。远古时期的一些文化遗址

出土大量的玉琮、玉璧，这些精美的玉制礼器

正是用于祭天祭地的。最早记载祭祀天地活动

的文献是4200年前的《五藏山经》：“密山，丹

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

汤，黄帝是食是飨。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

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密山之玉

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粟精

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

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中国的祭

天传统一直延续了数千年，历代帝王都把祭天

活动限定为皇家活动。明清时期的北京，每年

特定时间，皇帝都要率领文武大臣在天坛祭

天，祈愿苍天护佑。

在中国民间社会，天具有最大的神秘力

量。明清以来，中国广大老百姓家的厅堂上普

遍悬挂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天”居五字

之首便是证明。天带有人格性，如“天神”、“天

帝”、“老天爷”等。当人们在农业收成、家庭祸

福、个人吉凶等方面遇到了无法预测或无法解

决的问题时，求天保佑便成为人们最后的方

法。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具有最高权威，尽管

朝廷将祭天活动据为己有，但老百姓仍通过自

己的方式从事各式各样的敬天活动，希望通过

自己的虔诚或其他方式来感动天。

古人崇拜天的痕迹通过日常用语流传至

今：天才，天赋，天赐良缘，天作之合，天庭饱

满，天资聪明，天经地义，天生丽质，天之骄子，

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听

天由命，天命不可违，顺天倡义，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伤天害理，天理难容，天诛地灭

等，不胜枚举。

中国人的天崇拜实质上是一种积极向上

的自然宗教，为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所接

受，祭天、敬天分别是这种自然宗教信仰的官

方和民间的表现形式。也正缘于此，在古代中

国天文历算特别受到重视。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最早传人我

国是在元朝。蒙元时期，欧洲君主和罗马教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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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派遣天主教方济各会或多明我会修士组

成的使团来华，目的是与蒙古修好并在蒙古帝

国传教。罗马教廷在蒙元时期派遣传教士东来

只是初步尝试，成效不大，而16世纪以利玛窦

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无疑开创了

中国天主教史的新阶段。此后，天主教在中国

的传播从未间断。

利玛窦入华传教何以取得成功，其主要原

因为“力效华风”和“融合儒家之道”，走了一条

天主教儒学化、中国化道路。1578年，耶稣会印

度和日本教务巡阅使范礼安去日本前，在澳门

小住一年，研究中国国情。他认识到，要到中国

传教，首先要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于是他

从国内调来罗明坚、利玛窦等40余名优秀传

教士，在澳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典籍文章，熟

悉中国的风土人情。范礼安坚持要传教士学习

中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那么利玛窦儒化基督

教则为大规模传教铺平了道路，利玛窦因此而

成为明末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在华

传教事业的开拓者。1 582年，利玛窦到达澳门

后，就努力学习和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了解

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通过学习，利玛

窦感悟到中国是一个

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

传统的国家，尊重中国

传统文化和礼俗，处处

表现为一个向往仰慕

中国教化的洋人，以此

博得中国知识分子的

同情而乐意与之交往，

再潜移默化地向中国

士大夫传播天主教教

理。这种传教策略，康

熙皇帝称之为“利玛窦

规矩”，现代研究天主

教史的中外学者们则

将其概括为传教士的

“适应策略”。利玛窦的

“适应策略”是基于在

与士大夫的长期交往中所形成的对中国文化

传统与现状的深刻认识。

初人中国的利玛窦设想使基督教“佛教

化”，冒充佛门的一支而博取民众的好感。利玛

窦等传教士曾剃去头发，穿上僧衣，成了名副

其实的“洋和尚”。不久，利玛窦发现，中国传统

文化的核心不是佛教或道教，而是儒学。儒学

是维系国家政体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民众信

仰之基础，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种外国宗

教若想在中国落脚生根，必须与儒学认同。于

是利玛窦在士大夫瞿太素帮助下，开始“排佛

补儒”，研读中国儒学经典，熟读四书五经，与

人交谈常常引经据典，令中国的士大夫称奇。

他自己号称“西儒”，穿儒服，说汉语，与中国士

大夫交往甚密，连生活也中国化了。

天主教传人中国，如何让天主教所言造物

主为中国人所理解，利玛窦等人费尽心机。传

教士曾采用音译，把拉丁文的Deus翻译成“陡

斯”。这种译名过于西化，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

痕迹，上至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都感到莫名

其妙，无法接受。通晓汉文的罗明坚、利玛窦等

人意识到“名分”不清影响了天主教的传播，若

不能给造物主取一个

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

名字，天主教的传播

将举步维艰。中国人

自古便有天崇拜传

统，无形的“天”具有

至高无上的权威，若

将造物主与“天”联系

起来，最符合中国人

的信仰传统，也与天

主教不尊偶像的教义

相符。据学者考证，罗

昵坚最早使用“天主”

(《史记·封禅书》)这

一中国术语翻译造物

主之名。利玛窦继承

罗明坚的译法，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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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后来还发现“上帝”(《诗经·大雅·大明》)

也是很好的译法，将“昊天上帝”与“天主”等

同，“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

于是“上帝”、“天主”开始并用。

正名分之后，利玛窦开始移花接木，将中

国传统文化的天崇拜传统阐释成中国人自古

以来就信仰上帝。他借用儒家用语，如“昭事上、

帝”等，说明中国人对上帝的崇拜。古书中“祭

天”、“敬天”、“事天”都被利玛窦解释成古人

崇拜上帝的活动。儒家最重孝道，利玛窦附会

说：孝道要尽三个方面的义务，即向至高无上

的天父——上帝尽孝；向一国之君——君主尽

孝；向生身之父尽孝。

利玛窦借用儒学来阐释天主教教义，却发

现儒学与基督教存在诸多对立之处，必须有为

有不为。于是利玛窦不急于翻译《圣经》，而是

以“天主”之名，先写《天主实义》等著作，有选

择地介绍基督教知识，回避矛盾，调和儒学与

基督教。他直言不讳地说：“把孔子这位儒教奠

基人留下的某些语焉不详的字句，通过阐释为

我所用”。1595年，《天学实义》在南昌初版，即

受到中国学者的欢迎，其生前重版三次，后改

名为《天主实义》。在这部著作中，利玛窦找出

中国古代经典中有“上帝”、“天”的字句，如“执

兢武王，无兢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圣

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祈”(《周颂》)，将它

们解释为“天主”，说“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

帝也。”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利玛窦还采用了

中国文人所熟悉的无类比附，“邦国有主，天地

独无主乎?国通于一，天地有二主乎?”利玛窦

在向士大夫介绍天主教基本观念时，采用儒家

思想所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例如利玛窦以道

德论证法证明“上帝”的存在，“吾不待学之能，

为良能也。进天下万国有自然之诚情，莫相告

而皆敬一上尊。”这是说世界各民族对于上帝

的信仰，都是发自人的“良能”而不假他人。

《天主实义》一书的畅销，使“天主”一词为

士大夫所接受。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为明朝

天主教三大柱石。徐光启读了《天主实义》之

后，转而信教。李之藻把传教士所传科学和宗

教总括为“天学”，天学之要义与儒家学说一致

之处便在于“知天事天”。杨廷筠也认为天主

教思想和儒家思想可以融会贯通，“儒者本天，

故知天、事天、畏天、敬天、中华先圣之学也。诗

书所称，炳如日月，可考镜也。自秦以来，天之

尊始分。汉以后，天之尊始屈。千六百年天学几

晦，而无有名其不然者”。杨廷筠不仅认为天学

在儒学经典中已经失落已久，而且中国传统思

想有不足之处，“古来经典，只教人钦天奉天，

知天达天，未尝明言何者为天。”杨廷筠认为利

玛窦等人自海外带来的西学“以万物本乎天，

天惟一主，主眭一尊，此理至正至明，与吾经典
——吻合。”

罗明坚、利玛窦将造物主译为“天主”、“上

帝”也逐步为大多数传教士所认同。1628年，教

廷代表在北京作了一些调查，决定自1629年

起禁止使用“上帝”和“天”，也不使用音译，只

用“天主”一名。1633年，耶稣会会士再度集会，

决定恢复使用“上帝”和“天”之名，但不使用音

译“陡斯”。1 643年，多明我会会士黎玉范到达

罗马后即向教皇呈递了17条针对耶稣会的指

控，内容涉及对造物主的称呼等。根据17条指

控，经7位神学家讨论，教廷于1645年9月宣

布禁止使用“上帝”称呼造物主，而统一使用

“天主”一词。1693年9月，教廷代牧、巴黎外方

传教会会士阎当颁布一封牧函，发布禁令：为

统一称呼唯一真神的名词起见，只用“天主”名

称，欧人用的“陡斯”或中文里的“天”和“上帝”

一概除去。几经周折，教廷和各传教会最终接

受将造物主的名字定名为由罗明坚、利玛窦首

译、带有中国色彩的“天主”。

通过士大夫和传教士的推广，“天主”之名

也流传到民间，为教民所欢迎，约定俗成，从元

代传人中国的基督教的新派别(相对于唐代传

人的“景教”)被正式称为“天主教”。天主教名

称的确立是又—个中西文化交流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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